
突如其来的一场疾风暴雨，刷洗着凤凰岭。茂密的丛

林深处，游动着周占鳌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几十名战

士。正是这些义勇军战士，多年来始终牵制着日军，以此

支援东北抗联主力部队对日作战。

此时，乌云密布。怒吼的狂风暴雨中，一支全副武装

的日本关东军，在少佐龟田的指挥下开进凤凰岭。

龟田得到可靠情报：凤凰岭方圆几十里内，埋藏着许

多形成于白垩纪的植物化石和各种海洋生物化石。据

说，周占鳌家中就存有一枚鸟化石。而龟田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将这枚珍贵的鸟化石据为己有。为此，龟田特意

调过来几门迫击炮，向凤凰岭发起强攻。周占鳌领导的

抗日义勇军早就撤出了这些居高临下的阵地，隐蔽到丛

林之中。鬼子不见游击队有什么动静，便停止了炮击。

下午，龟田到凤凰岭游击队阵地一看，这里丛林密

布，有一些炮弹并没有爆炸。在一处哑弹阵地的岩石上，

他第一次发现了飞翔的鸟类化石。“凤凰岭的鸟化石，宝

贝啊……”龟田自言自语，生出一个诡秘的主意。

龟田和周占鳌是战场上的老对手，他深知，像周占鳌

这样的中国人都是宁死不屈的硬骨头。于是，他决定约

邀周占鳌擂台比武，并发出狂言：日本武士道可以轻易战

胜中国武术！

果然，接到比武战书后，周占鳌应约要与龟田一试高

低。双方约定：如果中国武术不敌日本武士道，周占鳌就

要交出手中的鸟化石；如果龟田输了，就必须遵守诺言，

永不踏入凤凰岭一步！

比武当天，看着擂台下闻讯赶来为周占鳌助威的百

姓，龟田脸上露出诡诈的一笑：他早已在外围架设起长枪

短炮，而这些百姓，都将是他用来要挟周占鳌的人质。

擂台上，周占鳌凭借扎实的中国武术童子功，很快便

抓住了龟田的破绽，眼看就要赢得比武。这时，十几个日

本武士冲上擂台，对他进行群殴。周占鳌很快身负重

伤，而擂台下，围观百姓也遭到埋伏日军的砍杀……

周占鳌应约来比武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日本人的

阴险和下作手段，他绝不可能把凤凰岭的国宝——鸟化

石拱手交给日本人，更不愿牵连无辜的百姓。他猛地拉

响藏在腰带下的手雷，只听一声巨响，冲天火光撕碎了山

间阴霾，碎石与硝烟滚滚升腾。

龟田被爆炸的碎片溅得满身鲜血，两腿一软，重重瘫

坐在地上。眼前的周占鳌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只剩下残

肢与焦黑的衣片散落四周。风卷着硝烟掠过擂台，带来

一股刺鼻的焦煳味。龟田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凉，他突然

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比武。

这个叫周占鳌的中国人，明明已身负重伤，明明可以

跪地求饶，却偏偏选择以命相搏，拉响了藏在身上的炸

药。那不是绝望的挣扎，而是一种从容赴死的决绝——

他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告诉所有的侵略者：中国人的骨

头，是炸不碎的！

龟田的目光缓缓扫过擂台四周。围观的百姓没有一

个人后退，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那是一种比炸药

更可怕的力量，沉默，却坚不可摧。

他终于明白，自己面对的从来不是一个周占鳌，而是

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在五千年的风雨里历经磨难，却从

未真正倒下过。他们可以被压迫，可以在黑暗中隐忍，但

每当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总会有人挺身而出，以血荐轩

辕，以身筑长城。

侵略者的枪炮可以摧毁城池，可以屠戮生灵，却永远征

服不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不屈与坚韧。一个周占鳌倒下了，

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周占鳌站起来，前赴后继，至死方休。

龟田瘫坐在血泊中，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

恐惧。他仿佛看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数双愤怒的

眼睛正注视着他，无数个不屈的灵魂正凝聚成一道不可

逾越的高墙。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这个伟大的民族，永远不会向强暴低头！

凤凰岭上浩气存
周莲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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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北大营营房旧址，是在

2020年11月。

在与“九一八”事变相关的资料中，我

看到3张拍摄于2015年的黑白照片，其中

一张照片里，墙上挂着“北大营营房旧址”

字样的牌匾。这3张照片催促我马上下楼

出门——自 1931 年 9 月那个震惊中外的

炮火之夜，北大营不是早已经成为历史名

词、历史图片和文字描述吗？居然还有当

年的老房子在？

那时北大营营房旧址在电子地图上

没有标识，我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位置前

去寻找。营房旧址附近曾有一个海鲜市

场，我在那一带东访西问，辗转来到一条

小街，找到一个有门岗守卫的大院。从院

门口向里面张望，青砖坡顶的旧平房映入

眼帘，与我看到的照片中的房子有神似之

处。站姿挺拔的门卫说，这里不对外开

放。我讲自己的初衷，给门卫看了身份证

件。也许是我的恳切和诚意打动了他，门

卫同意我进院儿，但必须限制时间，并且

他要一路陪同。

视野中的青砖老房子窗棂、屋顶破

败，已经没有人居住。如果不是身临其

境，如果不是墙上挂着的牌匾，我不敢

相信这里确实就是北大营营房旧址。

我在脑海中回忆读过的资料，试图把眼

前的旧屋还原到多年前那个血雨腥风

之夜——遭到日军突然袭击的东北军

第七旅官兵被炮火惊醒，虽然伤亡较

大，仍然在弹药库等地对日军自发进行

反击。从那一夜起，中国进入 14 年艰难

的抗战岁月。

我站在老房子前感慨，再厚重的研究

资料也写不尽真正的历史，如果有机会，

我们都应该去历史发生地亲眼看看，百闻

不如一见啊。

2025年 8月，看到北大营旧址陈列馆

正式对外开放的消息，我马上想，一定要

再访北大营旧址。

我关注北大营，因为研读“九一八”事

变、中国 14年抗战方面的史料时，我有一

个关注的问题：日军的目标和炮火为什么

对准沈阳的北大营，而不是别的地方？

这个问题其实要从清末的“东北新

政”说起。北大营是清末“东北新政”的

产物。日俄战争结束后，这两国的实力

逐渐渗透中国东北，对东北的资源开

发、交通运输等经济、政治命脉构成严

重威胁。1906 年 10 月，徐世昌以军机大

臣身份跟随贝子载振赴东北考察后，于

1907 年 1 月向朝廷奏《密陈考察东三省

情形折》，细陈日俄在东三省驻军以及

侵害东三省地区主权的情形，指出当地

税收、驻军、货币流通、荒地开垦、旗民

生计、学堂开设以及地方行政、实业、交

通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奏折引起清朝统

治者重视，秉承上层旨意的徐世昌很快

撰写《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并提出

“ 充 实 内 力 ”与“ 抵 制 外 力 ”并 举 的 策

略。清朝统治者意识到战争给东北带来

严重危害，开始放弃长期以来的封禁政

策，在东北实行新政和改革，史称“东北

新政”。

“东北新政”涉及废除旗汉分治政

策，设立专职司法的“提法司”，建立近乎

近代的财税体系，创办新式学堂等种种

措施，在农业、教育、产业、商业、交通、军

事、财政等方面推行改革，为东北未来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东北新政”时期，为防

止日俄等国势力向东北渗透，清政府向

东北调防北洋陆军以加强国防，先后在

沈阳、锦州、鞍山、大石桥、昌图、吉林、齐

齐哈尔、黑河等地铁路沿线或战略要地

修建兵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北大营

莫属。

北大营因建于奉天城北而得名，西

距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约 300米，既守

卫东北地区军政中心的安全，又在客观

上对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形成监视和

牵制，因而成为日军的眼中钉。北大营

建成后，最早驻扎的是随徐世昌来东北

的陆军第二混成协，这是清末东北地区

为数不多的新式练兵法成就的精锐部

队。后来，东北军第七旅也曾驻扎在北

大营。自建成至“九一八”事变，北大营

一直是东北地区精锐部队驻扎之地，承

载沈阳驻军使命，也是东北边防军守卫

和保护东北边疆的有力见证。

沈阳市大东区柳林街2号——这是北

大营旧址陈列馆的详细地址。2025 年 9

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

再次来到陈列馆门前。5年前见过的青砖

老房子经过修缮，现在是陈列馆，展示着

东北抗战、北大营历史等文字、图片，陈列

当年的军用品等实物。站在这里，在书本

中看过的文字和图片更鲜活生动起来。

这天是周三，上班的人在岗位，孩子

们在学校。这天上午，多数人应该都在

观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80 周年阅兵式直播。与这里

相距不远、建有高大日历纪念碑的“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相比，来这里看展览的

人不算多。

离开时，我向陈列馆南面的大院里张

望，想找到几年前放我进大院参观的门

卫。但我没看到。即便看见，他也未必记

得我。关注过北大营的人不止一位来过

这里，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拍下那 3张照

片的人。

陈列馆里有说明，发现并拍下这几

栋老房子照片的是“文物爱好者”。“文物

爱好者”没有留下姓名，就像当年驻扎在

北大营里的绝大多数官兵，他们没有留

下姓名，但他们为守卫沈阳流血过、战斗

过……

踏迹北大营旧址
女 真

在关门山

14年鏖战的版图上

谁用身影压弯刺骨的寒流

谁在白杨林里设下伏击

零下四十度的丛林中

冻僵的战士怀抱枪械

如同怀抱刚降生的黎明

细密的枪声

唤醒一个又一个黎明

此刻

关门山的鸟鸣，像在复制

当年伏击哨的回声

流水带走的旧时光，被一寸一寸

找回

一个相似的傍晚

炊烟升起，太子河在枪声中

拐了一个弯，而风雪掩护的战士

依然在山岗上坚守

子弹呼啸

仿佛漫长的冬天，在用一场

无边的大雪

为抗联的队伍证明

冻土里一定埋着

神圣的使命，冲锋的过程

沿山路迂回，只有硝烟

一直在枝头悬停

一个相似的傍晚，再一次

拉长了时间

此刻，流水经过远方的村庄，

像雁阵

在苍穹，构思迟到的回信

我们沿山路

攀行，要在九月的风里

留下伏笔，目送更多的河奔泻

凝固成战士，冲锋的姿势

一定

集结的脚印

也会陷入冰雪，冰冷的石桥

一定在暗处

铺架另一种道路

子弹划破北方的寂静，1931年的9月

一定隐藏着巨大的回声

一定有誓言，高过关门山的穹顶

一定有鲜血，染红山里的杜鹃花

一定有人用脊背，抵住溃散的暮色

一定有冲锋的号角，响彻山坳

溪水搬运着锈蚀的弹壳，一定有人

俯身贴近泥土许下一生的诺言：

只有战斗，只有冲锋

只有举起的拳头

车过抗联桥

路途的颠簸，和曾经的战斗

有某种巧合，像桥墩上

裸露的弹痕

依然在阳光下拔节

被时间擦亮

纪念馆的玻璃窗里

陈列的旧枪

依然指向山峦起伏的胸膛

车过抗联桥，身后的城市

化作辽阔的背影

当我俯身倾听，依稀的脚步

依然整齐，正从1931年的秋天

涉水而来

枪声唤醒黎明
（组诗）

吉尚泉

“五四”青年节前夕，我正和团支部

书记商量搞点什么活动，宋晓东推门进

来了。他进来后直截了当地说：“法院足

球队下战书了，‘五四’青年节要和咱们

打一场足球友谊赛。”

“五四”那天，我把全体队员召集到

一起做了赛前动员，加上临时组成的啦

啦队，数十人浩浩荡荡奔向体育场。

开赛前，宋晓东跑来说：“火车跑得

快全靠车头带，领导能不能下场踢一会

儿？”其实不用他说，一进球场，我仿佛回

到了学生时代，早就跃跃欲试了。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

始。对方前锋速度快球技好，得球后快

速起动直奔球门。我的位置是“把二

门”，负有边路拦截重任，只是我已经53

岁，又数十年没碰过球，对方一晃一带，

皮球穿裆而过，我还被闪了个跟头。好

在守门员反应及时飞身扑救，才有惊无

险化解了攻门。

因为体力不支，半场没结束我就退

场了。回到单位不久，球场传来比赛消

息，我们队下半场被连灌四球，输掉了这

场友谊赛。我赶紧给宋晓东打电话，安

慰说：“没关系，大家踢得都很好，吸取教

训，争取下次取得好成绩。”

那个夏天，球队陆续和其他单位打

了几场友谊赛，我都没下场，但藏在心底

的足球兴趣，却被激发了出来。那时候，

大连实德队主场设在金州体育场，几场

关键比赛，我都驱车60多公里去现场体

验球赛的火热与激情。大连体育中心体

育场落成后，首场中超赛大连阿尔滨队

对北京国安队，以及后来的几场比赛，我

都跑去现场助阵，劲头比年轻人还足。

有人说，对于男人，足球有着不可抗

拒的魅力，爱上它，一生都难以割舍。而

于我，它是少年的欢乐记忆，中年的压力

释放，老年的兴趣归宿。“东北超”开赛

以来，我每天都在报纸、电视上关注赛事

动态，有时甚至会想，如果倒退20年，我

会不会踢一次民间的“东北超”？

踢了半场友谊赛
宋广玉

高一那年，我把校队的队服揉成一

团，塞进了衣柜最底层。窗外蝉鸣聒

噪，可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像一面破

掉的鼓，敲不出完整的节奏。

我是校队守门员，却在市级联赛的

决赛里，漏了最关键的一个球。队友们

没说什么，可我看见他们低头的样子，比

骂我一顿更难受。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球场。我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刷题，可每次抬头，

总能看见窗外的操场，球门的影子在月

光下晃啊晃，像在嘲笑我。班主任看出

我的不对劲，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知

道守门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不是不丢

球，是丢了球之后，还能站起来。”我没说

话，眼泪却掉在了练习册上。

转机出现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路

过学校操场，看见一群小学生在踢球。

守门员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每次丢了

球，他就把脸埋在手套里，过一会儿抬起

头大喊：“再来！”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自

己，被球砸中了脸，哭着说再也不踢了，

可第二天，还是抱着球出现在了操场。

那天晚上，我把队服从衣柜里翻了

出来。衣服上沾着霉点，可我还是小心

地把它洗干净，挂在阳台上。月光落在

队服上，号码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像在对

我说“回来吧”。第二天，我早早来到操

场。队友们看见我时，都愣了一下，然后

笑着拍我的肩膀说：“就知道你不会走。”

重新站在球门前，我还是会紧张，可

当球飞来时，我不再害怕。我想起那个

胖乎乎的小男孩，想起班主任的话，想起

每次摔倒时，教练喊的那句“大连娃，站

起来”。高二的校赛上，我们又打进了决

赛，最后一分钟，对方的前锋一脚劲射，

我飞身扑出，把球死死抱在怀里。终场

哨声响起的那一刻，队友们把我举了起

来，阳光落在我的脸上，暖得像第一次触

碰到足球时的温度。

现在我还是校队守门员，也依然会

丢球，可我不再躲起来了。因为我知道，

球门线上的月光，从来不是照在不败的

人身上，而是照在那些摔倒了，还愿意站

起来的少年身上。

这就是我的足球故事，不是关于胜

利，而是关于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出发。

就像这片土地上的风，吹过雪，吹过雨，

最后总会带着少年的呐喊，朝着前方，一

路奔跑。

大连娃，站起来！
孔郡南


